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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节奏：

家、学校、菜市场三点一线

从老家来到子女所在的城市，
一切都是陌生的，老人的生活节奏
也遭遇重大改变。

有漂在北京的老人，描述自己
的生活为“三点一线”，每天都在家、
学校、菜市场之间循环。“早上6 点
起床做饭，饭后老伴儿送老大上学，
我送老二去幼儿园，回来的路上买
点菜，上午打扫屋子，午饭后洗洗刷
刷再准备上晚饭食材。下午不到三
点，老伴儿就要动身去接老大；儿
子、儿媳妇下班晚，放学后再送他去
英语、绘画等各种补习班。”

有老人说，子女回家后要么看
电视、玩手机、逗孩子，要么还要忙
工作。“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被判了

‘有期徒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刑
满’回家。”

还有老人用“坐牢”这个词来形
容自己在儿子家的生活状态，最主
要的感受就是受拘束，不像在自己
家那样自在轻松。自己和老伴早上

“醒了却不能起”，害怕吵醒孩子们，
只能躲在卧室熬时间。

陈辉：有 的 老 漂 自 称 是“ 保
姆”。自我调侃的背后，很可能在影
射自己在子女家的地位。子女可能
没意识，但老人感觉受限制。住房
面积有限，老人们普遍住得压抑，甚
至有的只能住在客厅。

有些老人有多个子女，难以平
衡；有些老人是“单漂”，会惦记留守
家中的老伴；有些老人的父母健在，
还要兼顾父母养老。所以有些老漂

“心甘情不愿”，不是帮子女不情愿，
而是难以兼顾平衡多元关系。

老人对子女的代际支持是有成
本的。老漂在尽父母责任的同时，
有很多取舍和内心纠结。这些心理
成本往往被子女忽视或忽略。

家庭关系：

婆媳、亲子关系需磨合

老人在子女家常住，面对众多
家庭关系，处理难度最大的就是婆
媳关系。

有老人说：“（儿媳妇）太大手大
脚了，东西没坏就不要了，买新的，
买回来的东西有的也不能用。前几
天买个榨汁机，他们又不做饭，说给
我用，我又不会，不够费事的。买了
就在那放着，问多少钱，也不和你说
实话。跟他们说花钱别那么大方，
也不听。”

在老漂家庭中，除了婆媳关系，
亲子关系也可能存在矛盾，这牵涉
到中年叛逆期的问题。董女士介
绍，她家中最突出的是婆婆和老公
的母子矛盾。母亲想让儿子按自己
的意思来，但是儿子却不听母亲的，
坚持让母亲听从自己。例如，母亲
急着回老家，就想中午直接走。儿
子希望母亲吃完午饭再走，母亲却
坚持要走。儿子说已经做好饭了，
就应该吃。母亲认为自己不饿，坚
持不吃。类似这样的事情有很多。

陈辉：家庭和睦往往是在应对
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形成，因此要
正视矛盾对家庭发展的正面意义。

老漂家庭的婆媳矛盾也有特别
之处，比如婆婆来到子女家，意味着
她在“客场”，按子女要求带孩子做
家务，她需要重新自我调适。大多
数婆媳在彼此了解性格、偏好之后，
边界与责任重新界定，关系也趋于
稳定。

中年叛逆期的根本原因是一些
老漂没正视子女已经成家这个事
实，还像之前那样管教孩子。其实
子女组建小家庭之后都想独立自
主。只不过有些子女精神、思想想
独立，经济、生活却不能独立。子女
只有更多承担家庭责任、经济独立，

对老人依赖弱了，生活主导权就会
有所增强。

精神世界：

没人说话真不痛快

有北京的老漂族说，虽然孩子就
在身边，但却感受到未曾体验过的孤
独：“他们平常上班，家里也没个和我
说话的人。我就是想多和他们聊聊
天，在家都把着个手机。你说还没来
北京、在家的时候还隔几天就打电
话，问这问那的，聊不完的话题，来到
这反而没话说，真不痛快。”

有些老人，因为不想憋在家里，
主动走出家门。有的参加文娱活
动，有的把捡垃圾当成休闲活动。
有老人说：“跟这边其他人也不熟，
也没人玩，天天在家闷着，就是看电
视、散步、晒太阳，这样干待着，着急
得很。我想着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去捡破烂卖。我儿子不同意，
因为我身体不好，说出去也不好听，
他又不是养不起我。但儿子拗不过
我，看我闲得难受，就同意了。儿子
跟我约法三章：太冷太热不让我去，
一天最多捡四个小时，只能在小区
附近捡，捡的不要带回家，只能放在
地下室。我讲‘好好好’。我真是闲
得难受，感觉没意思，和老李（另一
个捡垃圾的老人）随便走走说说话，
时间也就过去了，也不为挣钱。”

陈辉：老人精神世界中，最主要
的问题是委屈。有些子女没有时间
精力，也缺乏关心老人的意识；有的
还把自己当小孩，享受老人的照料，
又忽视老人；有的把工作中的负面
情绪，输出给老人，甚至还有的挑剔
老人，求全责备。

捡垃圾这个事有多重功能。像
五六十岁的农村老人，在家可以种
地干零工攒养老本钱，到城市捡垃
圾能增加收入，这是经济功能。捡
垃圾过程中，老人很自由，能有即时

性获得感，这是休闲功能。还可以
认识新朋友，属于社交功能。

养老选择：

儿女的家未必是父母的家

在老人口中，经常使用的是“女
儿家”“儿子家”，而很少用“我们
家”。当老漂老了，养老选择是整个
家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焦女士说妈妈在自己家里没有
归属感，虽然每天都在带孩子，但是
总念叨家里的房子怎么样了。焦女
士感叹道：“父母的家永远是儿女的
家，但是儿女的家未必是父母的家。”

有老人对养老选择比较豁达：
“回不回老家我都可以，闺女这边我
可能还得给她多管几年。过几年，
她顾得上我，那我们留在她身边也
好；闺女顾不上我们，那我们也不给
她添麻烦，就回石家庄去了。”

有老人已经畅想回到农村老家
的生活：“我在老家，吃完饭喂喂鸡，
下地薅薅草，回来随便做点饭。活是
干不完的，不想干了就去打打牌，串
串门，热热闹闹的。在村口呀、路边
呀坐着聊聊天，有时候还给邻居家地
里帮帮忙，又不累，感觉有意思。”

陈辉：老漂族养老主要有三种
方式。一种是扎根养老，以来自城
市的老人居多。有的老人起步就是
扎根，早早规划，有扎根意愿也有经
济能力。有的老人随着时间的推
移，年龄大了，留在子女身边养老，
也算是扎根了。一种是返乡养老，
以来自农村的老人居多。叶落归
根，亲戚朋友织成的支撑网络非常
重要。这种方式对独生子女家庭是
挑战，当老人进入高龄状态，子女面
临尽孝问题。还有一种是候鸟式养
老，在老家和子女家之间迁徙，如冬
天进城，住暖气房，夏天在老家避
暑。当然养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随着子女家庭状况、老人身体状况，
养老方式会有相应调整。

观点：

老人的付出需要被看见

陈辉在书中说，依靠老漂父母
的支持，中国城市的许多青年家庭，
用一种温情脉脉的方式，低成本地
解决了家务劳动和幼儿看护问题。
但是，不能把老漂生活过度浪漫化，
有意义的日子未必是舒心的日子。

陈辉在专访中经常提到一个词
——“被看见”。他希望老漂被全社
会看见，被社区、被民政部门看见，
但这些，都无法替代子女对老漂的
关心和支持。家庭养老，是目前中
国最重要的养老方式。学会做儿
女，这五个字至关重要。老漂的操
劳付出，老漂的情感和心理需要，最
重要的是被子女看见。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漂泊他乡、托举儿女、精神孤独——

老漂族的价值与苦闷
老漂族是指那些从老家来到城

市、帮助子女照料孩子的老年人。
他们是现代家庭生活的“摆渡人”，
帮子女渡过育儿生活难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
展学院教授陈辉，通过对上百名老
漂族及其子女的访谈，道出他们的
价值和苦闷。在接受北京日报客户
端专访时陈辉强调，讨论老漂族的
大前提是充分肯定他们的价值感，
基于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老人愿意
为子女付出，在支持子女发展过程
中实现为人父母的价值。

图片来源于网络图片来源于网络。。


